
每一个人都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每一个人都知道

要有知识，就必须读书。父母再穷，也都在做一个梦，

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过得比自己好。可是这个梦能实现

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做穷人难！可怜做穷人的孩

子不容易！

穷人的孩子咋上学

我所居住的昆明是省会城市，我知道这个城市里最累、最脏、最没人愿意干的

活儿都让农村涌进城市里的打工仔、打工妹给包下来了。他们给人当保姆，给人掏

下水道，给人修马桶，给人清洗油烟机，给人擦皮鞋。大街上他们蹬着三轮给人拉

货，把我们三个人不能抬起的重物一个人背到七层楼上，还要时时提防警察以违反

交通规则对他们处以罚款。到餐馆里吃饭，我们坐在那里喝酒聊天吆喝，他们毕恭

毕敬守候在一旁，服侍客人，打扫杯盘狼藉的餐具。建筑工地就更多了，简直可以

说是打工仔用他们的双手，为我们盖起高楼大厦，让我们享受。宾馆里是他们忙碌

的身影，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我们得以住上整洁干净的房间。到夜总会、歌舞厅，

也是打工仔在为我们引路，保证营业的秩序，打工妹在为我们端茶倒水，对我们陪

笑脸，甚至陪客人唱歌让客人高兴。在这个城市，没有打工仔、没有打工妹就没有

城市的干净，没有城市的美丽，没有城市的繁荣。

我所说的是不是事实，你们掂量掂量。

全国的城市，没有不留下打工仔足迹的地方。没有打工妹不愿意干的被人瞧不

起的工作。可是有谁关心过这些从农村到城市里来打工的人的生存环境？有谁关心

过他们的子女？有谁想过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夹缝中挣扎生存？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看见农村到城市里务工的人是多么的艰难，他们

的孩子又是多么地可怜，甚至到了读书的年纪，还没有学费来上学。

那是 21 世纪到来的夏天，我因为办事到一所小学校，正好碰上家长带领小学生

们注册。有一群孩子，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城里务工人员的子女，他们中穿得较整

齐一些的，已经报了名，家长的手里都拿着一张收据和一份申请。收据写的是收到

某某交来的一学期赞助费 600 元。申请是统一打印好的，写的是某某自愿赞助 800

元给学校，作为爱心助学的一点心意，下面都有本人的签名。

这再简单不过了，没有什么违法违纪的地方，符合社会都来支持办学的精神。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我问我所随便碰到的手里拿着这样的收据和这样的申请的人，

他们没有谁说自己是自愿的。

其中有一对夫妇领着儿子来报名，我问男人："你交的是什么费用？"

他答："借读费。"

我说："你的收据不是写着是赞助费吗？而且我看你还写了申请，是自愿的。"

这个湖南来的打工仔说："不自愿不行呀，我们是外来人口，娃娃读书要交借读

费。你看嘛，申请都是学校印好的，我只管签个名就是。"

打工仔的老婆站在一旁，她接着男人的话说："除了借读费，还要另外交 240

元，这是买书的包括课本，这个才叫学费。"



就是说这次报名，这对夫妇交 1040 元，孩子才能走进学校读书。我碰到的这个

学校是收费最便宜的了，条件好的学校，借读的学生一次要交两三万元，别说外来

的务工家庭子女，就是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市民，如果父母有下岗的或者是低收入

的家庭，都别想让子女跨进条件好的学校学习。

也许这点儿钱对一些富有的人来说，只不过是抽几盒高档香烟、喝一瓶洋酒、

进一顿餐馆、到宾馆开个房间的花费。可是你知道这对农村来务工的夫妇是靠什么

收入的吗？男人白天在一个修理厂干活，夜里骑辆旧双轮摩托车拉客，他说，有时

拉到深夜一两点能挣二三十元，还不要遇上警察和客运管理的，要被抓住了一罚款，

几天的辛苦就泡汤了。他们夫妇在城郊结合部租了间 10 多平方米的房子住，自来水

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女人就在路边摆了台缝纫机，给路过的人缝缝补补。他们说自

己有两个儿子，今天来报名的是大孩子，已经 8岁多了，去年因为没有钱就耽搁了

孩子一年。小的孩子还在家里上幼儿园，小胡同里有人办了个幼儿园，收的都是打

工仔的子女，一个月连吃喝 100 元，几间房子，破破旧旧的几条小凳子，有个阿姨

照看孩子就是。想起来这大概又是一所黑幼儿园，可是湖南来的夫妇说，没有这所

幼儿园，他们的孩子还不知道往哪儿送呢！

这对夫妇不算是最穷的，比他们还穷的，孩子就上不了这样的学校了，只能到

办学条件更差的学校或者是私立学校去读书了。当然这里说的私立学校不是"贵族"

学校，而是那些专为穷孩子开的环境和条件都差得多的学校。

报纸上登出过一条消息，"父母苦求女儿为弟弟辍学"。冯德林夫妻是腰街镇的

农民，农忙时夫妇一块儿在地里干活，农闲时，冯德林就到新平县城里去打工。他

们的女儿冯艳 16 岁了，身患疾病，闲在家里。冯艳也曾读过书，因为腿不好走，还

是妈妈背她上的学。可是读到小学三年级那年，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加上弟弟

也需要上学，爸爸妈妈只好含着眼泪求女儿辍学。小冯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所曾

经让她快乐的学校。再过几天，腰街镇的一家糖厂就要来小冯艳的村子里收甘蔗了，

腰街镇因为这家糖厂，很多人都种了甘蔗，因此，邻近的乡镇都管这个镇叫甘蔗镇。

收甘蔗前，冯德林夫妇几乎每天到要到甘蔗地里去转转，冯德林说："这几天已经有

人上门来催债了，我都快急疯了。等过几天卖完甘蔗后，一部分钱要用于还债，还

得留点钱给艳儿治病，这日子过得苦哦！"

尽管父亲忙了农活还要到城里去打工，尽管母亲披星戴月累得灵魂出窍，身患

疾病的冯艳还是躲不过失学的命运，她别说读书，就是看病都没钱。这就是穷人的

孩子，他们又怎么能妄想进名牌大学，到哈佛去念书？

禄劝县金沙江畔贫困山村的彝族农民张惠达 2001 年来到昆明，他带着两个儿子，

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打工挣钱，让孩子读书。在太和翻砂厂，他找到一份在铸造车

间的工作。三年过去了，他把两个孩子送进一所私立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尽管民工

子弟学校收费比公立学校便宜得多，张惠达还是支撑不住上涨的学费，两个孩子面

临失学了。张惠达不得不写信向《都市时报》求救，他说："别让我的孩子失学。"

我是一个来自禄劝汤郎乡封边村的农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3 年前，妻子

因病离开人世。家中剩下年迈的老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读书不多的我深知道，

再苦再累也不能穷孩子。为了供孩子上学，别无选择的我只身一人带着孩子来到昆

明，靠着打工挣来的一点钱供两个儿子上学和赡养着老母亲。



我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我做的是又苦又累的重活计，工资很少，

根本无法缴纳孩子的学费和赡养家中的老母亲。虽然目前还没有到无米下锅的地步，

但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每当睡在床上，我的脑子里老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让

孩子辍学。如果那样，可能可以解决当前的困难，但这样却害了下一代，害了我的

孩子。抚养孩子本应该是每个父亲的责任，作为父亲的我感到十分地惭愧，因为我

连自己的孩子也都供养不起，我将要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失学，回到那贫困的山村去

种地，孩子将成为同我一样没有文化的人。这样就意味着我们祖祖辈辈都要穷下去，

说句心里话，我十分地不情愿。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鼓起勇气，拿起已多少年都没有用的笔，把我的真实故

事写给你们。希望报社能够关心我的孩子，伸出援助的手，助孩子完成学业，成为

祖国的有用之才。

记者到张惠达的家，那是一个 10 平方米的小出租屋，屋里摆着一张高低床，床

上连被子都没有，只有一些塑料纸和几件破衣服。一家三口，就在这张床上睡觉。

张惠达的大儿子叫张学化，10 岁。他和弟弟知道父亲送自己上学不容易，学习都很

努力，期末考试，他考了第一名，弟弟考了全班第三名。

张学化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张学化这个孩子很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简陋的墙上挂着两张奖状，张惠达告诉记者，一张是大儿子的，一张是小儿子的。

他说："当两个儿子拿着奖状回来时，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每

天回到家里，看到墙上的奖状，再苦再累，我顿时感到舒坦了许多。"可是就是这样

两个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已经面临失学了。

"能帮帮我吗？我真的好想上学！"大点的孩子张学化这样对记者说。

小的那个男孩叫张学鹏，6岁，他抱住记者的腿，说的是："等我将来长大，我

一定报答你，我用我挣的钱给你买糖吃。"他还对记者天真地做了个鬼脸。

我还知道一个四川来的妇女，她的丈夫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她在一家餐馆做

小工。两个人租了一间 20 平方米的房子生活，生了个儿子。孩子送进一所公办小学

读一年级时，丈夫在一次意外中失踪，这位妇女独自抚养孩子。每到一个新的学期

开学，她都要为孩子的学费奔波，有时为借点钱求爹爹告奶奶。她找到些白纸给孩

子订作业本，孩子在这样的作业本上做作业，交给老师，老师不收，说破坏了学校

的形象。校方说，孩子经常不能按时交学费。在班里孩子受到歧视，有一天他回来

对母亲说："妈妈，我不想读书了。我去讨饭吧，我吃不上早点，在课堂上饿得头发

昏。"

在五年级开学的时候，这个孩子终于因为没有学费失学了。孩子如他所说的，

真的离家出走了。他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没有人知道。母亲到处找他，听小伙

伴说在这个城市的乞丐堆里见过这个孩子，难道他真的去做乞丐了？

这就是我们制定的义务教育一个也不能少！纸上的法律条文我们已经写了，可

是怎么来保证落实？有什么具体的保障让每个穷孩子都不失学？

迄今为止，我们出版了许多谈教育的书，他们基本上都是写给富人看的。因为

这些书里出谋划策要人实现的那些措施，都是要既有钱又有时间去陪着孩子"练摊儿

"的。一个为生活四处奔波的人，一个下岗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 时时刻刻悬在头

上的人，一个干最重、最脏、最累而挣到的钱仅仅能够糊口的人，能指望自己的孩

子去在"家里的运动场锻炼身体"，在晚饭后有父母陪着打桥牌开发智力，打开冰箱



拿出冰块握在手掌里 15 分钟，练练意志力吗？太奢侈了吧？穷人的孩子只能望洋兴

叹。既然如此，我们还是搞"精英教育"好了，反正"做大官"毕竟官位有限，"挣大钱

"毕竟大款很稀少，让有钱人的孩子去开发智力，锻炼意志，应付考试，用最优秀的

成绩考进名牌大学，到美国去读哈佛。我们就别再玩什么"一个也不能少"之类的把

戏了！因为就在我们社会的最底层，有人数众多的一个群体，他们挣扎得是多么艰

难，他们的孩子没钱读书，他们的孩子因为吃不起早点饿得头昏（当然我们的孩子

天天喝牛奶，有的还为肥胖而发愁），请别忘记这个事实！

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还说："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告戒："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孔子还怒斥：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现在我们的贫富两级分化已经到了富者一掷千金，贫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富

人的孩子挑着学校上，穷人的孩子没有书可读。富人的孩子进了名牌学校，还要到

国外留学，穷人的孩子失学，流浪街头。如今你到发廊，到夜总会，到那些可能有

暗娼的场所，卖淫的女孩总是穷人的孩子，嫖客大都是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是钱

花也花不完只好拿着钞票作践的富豪。富人玩弄的大都是穷人，穷人的孩子怎么挣

扎也逃不脱悲惨的命运。人是生而平等的，何以在我们的土地上，至此这么不平等？

难道我们就只看得见"莺歌燕舞"，看不见暗藏的危机吗？为什么有人练"法轮功

"？为什么传销总是"死灰复燃"？为什么社会道德沦丧？我们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在

做"学问"，为什么不研究研究这是为什么？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弱势群体有什么保障？巴西新当选的总统卢拉是工人出

身的，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对人民说："我和我这一届政府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

巴西人都吃得上早餐、午餐和晚餐。要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得好，让世界民主。"他的

演说没有豪言壮语，说的都是实话，他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让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饭，而不是让有的人富得流油，有的人却在饿肚子；让每

一个人都能进学校读书，而不是让学校变成培养富人子弟的工具，这才是我们应该

追求的教育。

新华网发布上海民工子女读书难的报道："每天清晨，当我路过附近一所公办初

中时，总是禁不住往校园里多看几眼，我真羡慕城市的孩子能上这样好的学校。"

这是上海新泾镇霍邱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樊涛对记者说的话。

樊涛是这所民办学校的六年级学生。他说："我想进公办学校，但是我是‘打工

族的后代，原级安徽颖上教育部门对我们一放了之，漠不关心。上海认为我们是外

来人，也是另眼相看，我们像是没爹没娘的孩子。"

眼看即将小学毕业，樊涛马上面临着升初中的问题，这可难倒了一家人。在上

海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初中，但是要进公办中学门槛儿太高，借读费昂贵，一般 3

年要缴 4万至 5万元，对于打工的家庭，根本无法承担。如果不能在上海读初中，

樊涛只能让妈妈带着他回老家读书，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又将面临分别。

樊涛今年 15 岁，满脸疤痕，不久前父母一清早忙于开包子店顾不上他，他不小

心把放在冰箱上的热水瓶打翻了，造成大面积烫伤。去年 10 月，他 66 岁的爷爷因

胃癌病逝，医疗费花了 4万多元。今年 6月他母亲切肉时不小心，造成 4根手指头



骨折，治疗费花了 4000 多元。因经济困难，樊涛六年级这学期的学费 480 元只缴了

100 元。

樊涛的家乡凡庄村人均年收入仅 500 元，是贫困村。尽管家庭经济困难，樊涛

始终没有放弃读初中的愿望，这学期期中考试，他的语文、数学两门成绩在全班 54

名学生中名列第三。范涛说："如果在上海读不了初中，我就在上海打工，决不回老

家。"

樊涛的父亲说："我期望孩子不要像我一样，今后以打工为生。希望他能够走出

穷山沟，考取名牌大学，将来过上都市白领的生活，这也是我当初来上海打工的一

个重要原因。"

像樊涛这样的民工子女，上海有很多。据霍邱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刘铎华介绍，

仅新泾镇的民工子弟小学去年就有 200 多名毕业生因经济困难不能在上海读初中而

留在上海打工，他们卖菜、做临时工、做家务，只要能糊口什么都干。

记者在新泾镇唐家宅，见到去年小学毕业没能进初中而辍学的彭雨莲。这个女

孩子穿着破旧，人却挺机灵。她告诉记者，父母从安徽六安县到上海来打工，至今

快 20 年了，她出生在上海，上海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故乡。因没能进初中读书，她每

天靠捡废品挣 10 多元钱为生。

尽管如此，彭雨莲仍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学校。彭雨莲的妈妈说："即使捡垃圾、

做乞丐，也要省吃俭用，让女儿起码能读到初中毕业。"

打工族的子女在上海读初中，除了学费还要缴高额的借读费。在长宁区侯家角，

一位姓杨的民工告诉记者，他的女儿为了能进附近一所公办初中读书，托了熟人还

要一次性缴借读费 6000 元。

现在许多城市发文件，宣布要给民工子女市民"待遇"，让民工子弟能就近上学

读书。有的城市还宣称要免除民工子弟的"借读费"。事实上重重叠叠的障碍和关卡

依然存在，学校变个名目、变个法子照样收你的钱"没商量"。观念不变、体制不变，

钻进钱眼儿里的道德不变，其奈我何？

每一个人都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每一个人都知道要有知识，就必须读书。父

母再穷，也都在做一个梦，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过得比自己好。可是这个梦能实现

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做穷人难！可怜做穷人的孩子不容易！

查阅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对富人是课以重税的，而对穷人是给予退税补贴

的，为的就是缩小两极分化。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进学校读书。穷人病了，可以住

进不花钱的公立医院。实行这些措施的立法，并不是在这些国家已经很富裕的时期

才做，而是在他们的发展时期就考虑得比较完善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因为国

情不同，富人富得流油了，还什么福利都要享受。穷人穷得揭不开锅，还什么都要

你出钱。富人买东西可以打折，富人病了，有公费可以支付，富人的孩子进学校，

可以得到优待，有的学校还打出广告，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要为富人服务。所

以我们办贵族学校。我们让穷孩子流落街头。

如果这样的现实没有改变，我们的义务教育法希望的，让中国适龄儿童都能接

受义务教育的设想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所说的让孩子都能读上书，就是一句自欺欺

人的空话。难道我们对这样的现状能够无动于衷吗？


